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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阅读

中华“父亲山”的孤独歌者
——评新版《山祭》《水葬》 □李 星

■品 鉴 浴火重生的《大家》
□宋家宏

■书斋札记

《大家》经历重创之后，尤如一只
火凤凰，浴火重生，它给中国文坛带来
了新鲜与明亮。

已经发行的四期刊物，皆引来文
坛与读者的关注，多部作品被转载、评
论，但我以为，今年第五期更有创意。
第五期是“70 后”、“80 后”专号，用主
编李巍的话说是“吹响了集结号，‘70
后’、‘80后’新锐纷然集结，带着各自
的梦，向文学靠拢。”“70后”、“80后”的
作家已经在文坛奋斗了一二十年，如
今的文学刊物已经无法忽视他们的存
在，他们的作品散见于各种文学刊物，
也常以“专栏”的方式出现。如此集中
地展示这两个群体的代表性作家的作
品，在中国文学刊物中是极为少见的。

“70后”，是长期被遮蔽的一代作
家，他们前有“50 后”、“60 后”作家的
强大阵容，后有“80后”占据市场的众
声喧哗。在经历了短暂的“美女作家
风波”之后，似乎这一代作家也随同

“美女作家”一道被人们遗忘了。其
实，与“美女作家”全然不同的“70
后”作家们在默默地耕耘，上世纪 90
年代后期他们已经发表了不能小觑的佳
作，但以群体的力量展示自己的存在较
为少见，评论的关注也相当不够。

“80 后”作家的登场，可谓轰轰烈
烈，他们天然地与市场接了轨，很快推出
了“青春文学”的标志性作家，叛逆与张
扬的个性，令读者耳目一新，他们在普通
读者的心目中刻下了深深的印痕。但是，
10 年的历史悠然而过，我们今天来看

“80后”作家，不禁要问：“谁是‘80后’的
代表性作家？”大众读者所理解的“80
后”作家，所内含的意义其实只是“80
后”作家的初期特征，即操作性很强的青
春写作，以及叛逆特征明显的杂文化写
作。今天的“80后”作家，作为一个群体，
他们绝大多数人的作品与当年的标志性
人物韩寒、郭敬明已经发生了明显的区
别，更深度地与“文学”接了轨，与青春和
市场拉开了相应的距离。

今年第五期《大家》，集中了这两个
群体中很有代表性的作家，李娟、东君、
徐则臣、甫跃辉、郑小琼、陈鹏等十余位
作家的作品，让你感受到，这才是“70

后”、“80后”。先锋性是《大家》的一个传
统，当年《大家》曾吹响了先锋作家的集
结号，一时成为“黑马”，使边地新刊跃居
名刊之列。先锋总与青年融为一体，谁拥
有了青年作家谁就拥有了文学的读者。
今天的《大家》又吹响了青年作家的集结
号，对“70后”、“80后”来说，他们已经不
是文学的未来，而是当下，是现在。因此，
这个专号是非常及时的。我以为，若本期
刊物以两期的面目出现，一期“70 后”，
一期“80后”，也许效果更佳。

第五期《大家》有一个显著的特色，即
评论占了相当的篇幅，张莉的《“70后”、

“80后”新锐作家创作综论》是一篇宏观性
的评论，写作这样的文章有相当的难度，
但这篇文章注定已经成为文学研究史绕
不过去的存在，它也是普通读者或文学评
论家要了解这两个作家群体的必读作品。
也许，《大家》所发的一些文学作品会时过
境迁随风飘散，但相信张莉这篇评论不
会。作者非常及时而完整地梳理了这两个
群体的面貌特征以及代表作家，以同代人
的身份又准确地对他们作出了自己的判
断。这样的文章绝非即兴之作，而是建立

在长期关注、深入研究的基础之上
的。周明全的《金理：同代人的批评
家》，是对同属“80 后”的青年评论
家金理的个案研究，对已经产生一
定影响的青年评论家的归纳与总
结。难能可贵的是周明全也是“80
后”。评论界一直在呼唤“80后”批评
家的出现，只有他们才能更深入地
理解自己这一代人对人生与社会的
认识。如今“80后”批评家已经登场，

《大家》让同属“80后”的青年评论家
自己作出总结，这是富有创见的。

常说文学评论是鸟之双翼，车
之两轮，但在当下的文学刊物中，常
见的是折断一翼，拆毁一轮的现象，
文学评论不见踪影。《大家》却以厚
重的篇幅推出文学评论，这不是给
予文学评论的恩赐，而是刊物产生
影响的必须，也是文学生态平衡的
自然要求。任何作家、作品都需要文
学评论的关注，经典作品更需要评
论长期地参与经典化的过程。

如今办文学刊物难，市场的拓
展，经费的支持，品牌的创立及维护，都
会让办刊人深感艰难，但我以为更难的
还在于办刊人有没有理想主义精神。一
些刊物并非无钱，却办不好，原因在于缺
乏办刊物的理想主义精神。在当前社会
的流行价值观中，物质至上的世俗主义
泛滥，理想主义几无容身之地，而文学是
理想主义者的精神家园，与世俗主义难
以相容。办文学刊物尤其需要理想主义
者，他们充满激情，对文学忠诚，对刊物
热爱，了解读者，尊重作者，这是办好文
学刊物的保证。若以世俗主义的立场来
办文学刊物，把刊物当作获取功名利禄
的通道，换取个人利益的资源，最终必然
毁了刊物。《大家》已经有过教训。退休多
年，年近七旬的李巍临危受命，他之所以
受到读者和文坛的欢迎，并在上级领导
及同行的支持下，把刊物引入正轨，取得
成效，正因为他是一个充满文学激情的
理想主义者。从第五期《大家》里，我们也
可以看到他的激情与理想主义者的面
容。在当下社会世俗主义泛滥，我们更需
要高扬理想主义的旗帜，让文学成为鲁
迅先生所说的灯塔与火炬。

在中国大陆的地理版图中，秦岭是
一座无比重要的山，它矗立于祖国中西
部，从文化、气候上构成了中华大陆的
北方与南方的分界线，庇荫着包括从河
南东部到陕西关中、山西南部到甘肃东
部的广袤国土，使黄河中西部成为中华
文明诞生的摇篮。三皇五帝的神话和
传说在这里产生，夏、商、周三代文
明在这里孕育，秦、汉、唐三朝从这
里崛起，连接欧亚的丝绸之路从这里
出发。知名作家陈忠实说：如果把黄
河形容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那么大
秦岭就是中华民族的父亲山。陕西作
家王蓬正是从秦岭南麓汉中走出的濡
染着大秦岭山林水气和神秘色彩的大
秦岭的歌手。他的秦岭小说代表作是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分别由漓江出版社
和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的长篇 《山
祭》《水葬》。笔者重读的是作者应读
者要求而于 2013 年再版的小说 《山
祭》《水葬》（增订版）。在阅读之前我
曾对这两部分别创作于25年前的大格
局未变的旧作有所怀疑，它们还会有
当年阅读时所具有的冲击力吗？思想
是否过时？艺术上是否陈旧？然而令
人意外的是，在今天的社会思想文化
背景上，他们给人的思想艺术冲击力
不仅并未减弱，反倒更强烈；与当前
大量的平庸之作相比，它们完全可以
跻身于新世纪少量的优秀作品行列，生
命力依然新鲜而蓬勃。这令我不由自主
地思考和赞叹。

首先，是王蓬小说中面对“四清”
“文革”等极左年代所造成的灾难将“好
人”摆进去的反省者态度。在今天，经历
者一个个站出来，反思自己幼稚的行为
和心灵的无知之罪，已经司空见惯，
但是早在30年前，王蓬《山祭》的视
角和准叙述人却是一个自我暴露、自
我反省，并以实际行动弥补、赎罪的
忏悔者。他是从山外到大山深处观音
山担任民办教师的“社教”运动中的
积极分子宋土改。他住在“打山子”

（猎人） 姚子怀家，并与其女冬花相恋
订婚，被姚视如家人，然而在“文
革”运动中，他却受极左思潮蛊惑，
反戈一击，歪曲真相，是致姚被残酷
批斗，直至被捕判刑的主要揭发者。
因此他以永不离村的“工作组”的身
份，掌握了村中大权，推行极左政
策，陷冬花和村人于悲惨境地。在感
知到冬花和村人的怨恨情绪后，他开
始觉醒，不仅欲与冬花重续旧情，还不
顾风险，在村中推行保留自开田和农副

业并举的措施，改善了村民生活。然而
冬花却因受伤害太深而与之决绝，毅然
与心地善良的残疾人庞聋得结婚。在

《水葬》中虽然没有宋土改之类的忏悔
者形象，但它却写了几个原本正派，甚
至曾经豪侠仗义的农民或因为妒忌，或
因为爱情而在“文革”中为恶，并在后来
改邪归正的主要人物形象，不仅表现了
无休无止的山村政治运动对人性的扭
曲，而且表现了极左年代历史和人性的
真实，山村人与人关系的复杂多样。

王蓬是因父亲的历史冤案在少年
时随全家从西安被贬到秦岭深山的，并
因政审不合格而失去升学的机会，穷困
与屈辱可以想见，然而从小说中可以看
出，他记住的不仅有社会大背景下人性
的丑陋，更有即使大潮流中为恶者心灵
深处原本的善良和纠结。这种内在的清
醒和文本质素，使《山祭》和《水葬》对极
左年代历史的谬误和人性之恶，有一种
通达宽容的理解和深刻，不仅直面外在
社会历史的真实，更有内在的灵魂反省
和对人性的肯定。这种实事求是的宽容
立场不仅在当时的文学中十分罕见，在
今天更应该成为历史反思文学共同的
精神质地和胸襟怀抱。

其次，王蓬的长篇小说以宽阔的视
野展示了秦岭南麓这块神秘大地在中
华文明中光荣的历史地位及在中国近
现代历史潮流中复杂的政治、经济、文
化处境和民众真实的生存状态。早在战
国时期这里就成为秦楚两国互争之地，

既是秦头，又是楚尾。这里有萧何月下
追韩信和汉王刘帮的“拜将台”遗迹，又
是褒斜道与子午道的最南端，曹操等人
在这里留下了汉魏书法经典“龙门十三
品”，诸葛亮在此屯兵并出击关中，发明
了木牛流马，张良在这里归山，张鲁先
人在这里创建“五斗米”教。但是到了近
现代这里奇密茂险的山林环境，又成了
无视官兵存在的土匪的天下，兵匪勾
结，勒索无尽。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以后几年，这里的土匪才被彻底剿
灭。但是自然的严酷，人口构成的复杂
和居住的分散，在改革开放以前，特别
是极左路线影响之下这里还存留着“刀
耕火种”的生产方式。正是这种生产和
生存方式，形成了这里民间自救式的婚
姻风俗，“一妻多夫，招夫养夫，站门汉，
拉帮套”随处可见。《山祭》《水葬》中几
个主要人物的家庭都是这样关系复杂
的组合。姚子怀的人生历史就是因为这
样而复杂，任成义就是因此与所爱的女
人分开。然而读者从这里看到的不只是
丑陋和人们的苦难，更多的是艰难生存
状态下古朴善良的道德，包容而宽厚的
人情以及独特的民俗风情。如“打山
子”、“交口”、“吃刨堂”这样风险共担、
收获同享的生产生活方式，如即兴出口
的锣鼓山歌是那样声情并茂，猎熊、打
山猪等惊险刺激的狩猎场面都充分表
现了劳动者的勇敢和智慧，山民们的顽
强与乐观。

《山祭》和《水葬》是最为雄浑、壮

丽，可与黄公望名画《富春山居图》媲美
的由语言文字构成的“秦岭山居”的历
史风光长卷，具有超越现实苦难的永恒
的艺术审美价值。正如前辈作家王汶
石在致王蓬的信中说，“你以雄浑的笔
触描绘出一幅幅秦岭的大自然景色，那
茂密的原始森林，那直耸云天的山峰，
那深不可测的峡谷，那神秘莫测的山风
雾气……那风声，雨声，狼嗥，犬吠声，
那三五人家的茅舍，鸡群，白色的炊烟，
和那无边无垠的绿色，青色……有层
次，有深度，绚丽多彩，幻化无穷，既是
油画又是水墨画，表现出了秦岭的雄
伟、姿色和魅力。”长期居住在秦岭山区
的原安康作协主席、女作家张虹衷心赞
美说：“从来没有人把秦岭山地写得这
样灵动壮美，从来没有人把山地苦难严
峻的生活写得如此美丽如诗。应该感
谢作家给小说画廊里添上这又重又浓
的一笔。”这美首先是属于自然和大山
的，同时也属于由这一方山水自然孕育
的山里人。苦难中成长的冬花和翠翠
是秦岭女儿的代表，她们美丽多情，既
有水的柔情，又有山的刚烈。在这两种
状态中，是她们恨铁不成钢、爱恨交加
的情感状态，有惩罚式的决绝，又有对
对方悔恨的眼神之夸与生活的关心。
所有这些都让宋土改这样的男人刻骨
铭心，痛彻肺腑。而姚子怀、庞聋得、麻
二、何一鸣则又是各不相同的秦岭汉子
的代表。他们或如大山般的坚韧和可
靠，以长达一生的坚守，履行着自己的
承诺；或身残心不残，以默默的奉献与
守护，作为所爱女人永远的精神和生活
的支撑；或将心中的所爱珍藏于心，清
醒于自己的现实处境，以终身不娶的忍
耐，演绎出一出出山里男人的情感和爱
的传奇。

比起当今那些生活体验不足，人生
历练浅薄，只知在叙述技巧中炫智的小
说，缺少内在社会生活底蕴的追风小
说，王蓬以其几十年秦岭生活厚积薄发
的《山祭》和《水葬》，以自然质朴的面
貌，保持着持久的生命力。他是一位深
情而孤独的大秦岭的歌唱者。在现代
化、市场化的今天，古老而神秘的秦岭
已或不再神秘，因此王蓬也可能成为苍
莽大秦岭的最后一位歌手。仅希望能
够重新定位他在陕西、乃至中国文坛中
的独特地位，让歌者不再寂寞，让大山
的记忆永存，让中华父亲山秦岭的美
丽、神秘永存！

（《山祭》《水葬》［增订版］，王蓬著，
西安出版社2013年4月出版）

一
自去年初，我开始撰写这

本小书，截止到今年7月，在一
年半的时间里，断断续续写了
46篇，加上过去撰写的4篇，合
计 50 篇，总题曰：《无边的风
月》。虽然还有些题目可作，但
关于红楼细部的文化——我所
知道的已然大体说清，何妨以
不了了之呢？

书中的文章大部分在《文
艺报》，小部分在《光明日报》上
以专栏形式刊载，在此向有关
编家表示感谢。友人曾经问我，
为什么这本小书要以《无边的
风月》为名，我回答说《红楼梦》
在第一回，介绍此书传播时曾
经多次易名，其中之一是《风月
宝鉴》，也就是说，《红楼梦》还
有一个与“风月”相关的名字，

《红楼梦》是说不尽的，故此便
衍生了这个书名。而说到《风月
宝鉴》自然会令人想到瑞大
叔——贾瑞，那样一个不可挽救的蠢物，
也有一面镜子，镜把上錾着“风月宝鉴”
四字，跛道人说这是“警幻仙子所制”，专
治“邪思妄动之症，有济世保生之功”。虽
然有“济世保生之功”，却哪里想到反把
瑞大叔害死了，这真是难以说清。而中国
当下小说鲜见经典，原因也是复杂的，难
以说清，但原因之一，或者就在这里。

扶头雾雨催春尽，十日旧游花尚嫩。
东风一夜损芳菲，满地落红深几寸？

花朵是娇嫩、短暂的，春夜的东风便
可以将它们吹落。花朵的生长、陨灭与文
学近似，而研究者的工作便是对这一过
程进行分析，至少将散落于泥土的花朵
集纳起来，看看这花朵的色泽，数数这花
瓣的数量，所谓细数落花，花蕊是浅金还
是蔚蓝，等等，这样的事情做多了难免自
己也感到琐碎，然而既然厕身于此，总要
做好，我是不愿意只说些思潮性的笼而
统之话的。

二
说到莎士比亚，西方人有一句口头

禅，叫做说不尽的莎士比亚。套用这句
话，曹雪芹笔下的《红楼梦》也是如此。立
场不同，阶层不同，对《红楼梦》的阐释也
不同。有人说是朝代更迭时期的民族斗
争，有人说是清宫内讧反映于贾姓家族，
还有人说是阶级斗争，或者贾宝玉就是
曹雪芹在虚拟世界里的元神，如此等等，
犹如小孩子手里的万花筒，随着手的转
动而呈现不同的瑰丽景象。

我没有这个能力，只能就《红楼梦》
的某些细部文化，略谈我的一些拙见。比
如，宝玉与黛玉第一次见面之时，宝玉为
什么要穿那样的炫服，梳那样的辫子；宝
钗的闺房为什么是雪洞一般，悬挂青色
的帐幔；金钏儿为什么在端午期间跳井，

而端午刚过，宝玉便被贾政
暴打一顿，端午与人物的命
运保持一种什么关系；什么
是长史、跟丁、泥腿子；鲍二
作为贾府的奴才，为什么不
在花名册上；李纨、凤姐的月
例是多少，丫鬟的月例是多
少，贾府的岁俸、地租是多
少；秦可卿的丧仪虽然焜烨
浩大，却没有放在宁国府的
主要院落里，且出现了搭金
桥、开方破狱那样的粗鄙佛
事，等等。许多年过去了，随
着历史尘埃的积重，《红楼
梦》中原本清晰的语境，远离
今天久矣，而使读者懵懂。如
何拂去这些尘埃，还原历史
语境，是一件并不容易的事
情，这不仅因为时间久远，而
且涉及了许多门类知识，袭
用现在的网络用语，这既是
一种穿越，也是一种跨界，而
且有些属于边角材料，所谓
羚羊挂角，无迹可寻，做起来

便格外艰难。当然，说千到万，还是我的
知识有限，需要继续努力，倘有疏讹，尚
祈顾曲。

我是做文学研究的，自上世纪80年
代以来，文化进入文学领域，从事文学
的人基本转至文化领域，进行与国家、
社会、群体相关的文化研究了。而文学
与文化，尤其是与经典小说中细部的文
化关系，则鲜有研究。这真的是一件叫
人十分无奈之事，在商品经济时代，有
多少人愿意做这样投入多而产出少的事
呢？但总要有人去做，在细读之中发现
文化，并进行某种意义的诠释，使今之
读者在复原的语境中，得到某种感悟，
进而领略蕴藏于其中的奥妙与意义，难
道不是一件应该努力去做的事情吗？

英国人喜欢说这样一句话：One
hand washetn the other，大意是，两只手
相互搓洗，才可以清洗干净。在一个与
读者互动的时代，当然也是如此。即因
此，本书采取了随笔形式；同时根据

《红楼梦》 的回目顺序进行编辑，而使
读者可以大体对应。这当然是我个人的
一点小想法，归根结底还是要请读者认
可的。

《北史》在《隋宗室诸王传》中，引述
了慎子的这样一段话：“一兔走街，百人
逐之；积兔于市，过者不顾。”不是不想要
那些市场中的兔子，是因为那些兔子已
经有了归属，而在大街上奔跑的兔子，由
于没有归属，即便只有一只，人们也要蜂
拥追赶，希图占为己有。然而细想想，捉
不到又怎样？当然不会怎样。想通了，跟
着兔子一阵疯跑，出一身透汗，不也是一
件好事？搞研究也类似于此，只要在疯跑
之中得到某种释放，也就可以了，因为至
少我们在释放中获得了某种愉悦，还有
什么不高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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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昭通文学的欣赏和关注，可谓久矣！
这种欣赏和关注，并非来昭通履职之后，而是

在很久以前。
少年时，我也有一个文学梦。从爱读小说到尝

试小说创作，文学，一直伴随着我的风雨人生。阅读
文学，让我心灵得以不断滋养；文学创作，让我反复
咀嚼提炼过往人生；发表作品，让我内心体味收获
的喜悦快乐……

尽管事业选择和社会需要使我最终并未走上
职业创作之路，但是，我与文学从来都是相依相伴，
不离不弃。至今我还记得，很多年前，我去雪域高原
迪庆藏区履新，行前，我做的重要案头工作之一，是
阅读詹姆斯·希尔顿所著长篇小说《消失的地平
线》。平时我会利用工作之余的碎片时间，阅读包括
文学在内的各种书籍，借以为自己充电加油。我没
有专门写作的整块时间，只能像挤牙膏一样一点一
点挤时间，记下灵光火石般闪过的一两句警句格
言。就这样，居然也在省级和国家级文学刊物上，陆
续发表了一定数量的小说和散文，也收获了各种文
学奖项，有的作品还被各种选本或文学年鉴收选，
或被改编为影视作品。我的小说和散文得以正式出
版，有的还一版再版，受到读者和专家好评高看，并
因此成为中国作家协会的一名会员。

昭通文学早就进入了我的阅读视野，是因为昭
通文学名声在外。我不仅读鲁奖获得者夏天敏的小
说、雷平阳的诗歌，也喜欢樊忠慰抒写的瑰丽想象、
陈衍强素描的农村娃儿；还爱看曾令云描绘的历史
长卷、邹长铭冷峻的借古喻今……我虽然不能在此
一一罗列我读过的所有昭通作家的作品，但是可以
说，正是这些文学作品，让我提前深入到昭通的历
史和现实，提前探访了昭通的世道人心，昭通文学
为我提供的工作借鉴和生活补益，远非是一篇短文
所能说清的。

昭通文学给我印象最强烈的有两点：
一是昭通作家敢爱敢恨，感情强烈执著。诗人

樊忠慰打了一个比方：每一粒沙，都是渴死的水。而雷平阳则
直抒胸臆：其他乡我都不爱——我的爱狭隘、偏执/像针尖上
的蜂蜜//假如有一天我再不能继续下去/我会只爱我的亲
人——/这逐渐缩小的过程//耗尽了我的青春和悲悯。这是
诗人表达爱恨的特殊方式。小说表达作家的爱恨，则委婉得
多。比如夏天敏的《好大一对羊》，德山老汉因贫得以帮扶，官
僚主义和形式主义却让好心变成坏事，德山老汉一家因此陷
入更深的苦难贫困。夏天敏的爱恨情仇，就在细节和场景、人
物和故事中自然而然地流露了出来，从而让人受到巨大的感
染和警醒。昭通作家在作品中所表达的爱与恨，让我想起艾
青那句名诗：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
得深沉！

二是昭通作家有对复杂现实深入叩问、对复杂人性深刻
解剖的勇气和能力。如果表面地看，昭通作家大量的是描写
苦难贫困的作品。这些作品，大多数题材来自于基层、来自于

农村，是在清贫和困苦条件下产生出来的，是昭
通生活在最基层、最底层群众生产生活和喜、怒、
哀、乐的写照。如果从更深一层看，我们不难发
现，这些作品充满了对底层弱者的同情悲悯，对
复杂人性的深入解剖，对社会现实的深刻反映。
昭通作家贴着昭通这块大地行走，大多数作家来
自于基层、来自于农村，来自于各行各业，对时代
的发展变化有着强烈的忧患意识，对昭通有着深
厚的感情，对 590 多万昭通人民的喜怒哀乐、悲
欢离合有着切肤之爱和切肤之痛。作家坚持深入
基层、深入生活，以高昂的激情、生动的笔触，用
文学记录发展、凝聚力量、鼓舞人心，用文学反映
变化。正因为如此，他们创作的大多数作品，让人
读来非常震撼，非常感人。

当然，凡事都有两面性。昭通作家群、昭通文
学现象盛名之下，还存在哪些缺陷？昭通这块丰饶
的文学沃土，还存在哪些危机？在昭通文学向更高
目标前行的道路上，还存在哪些瓶颈？所有这些，
我相信，是每个真正热爱昭通文学、关心昭通文学
发展的同仁特别希望了解的。正因为这样，我们也
特别需要一部总结昭通文学成就和经验，研究昭
通作家作品，梳理昭通文学历史发展脉络，查找昭
通文学存在问题和不足的专门著作，来为我们过
往30多年的昭通文学岁月，雕琢下真实深刻的年
轮。

《昭通文学30年》恰逢此时出版问世。我因工
作之便，先睹为快。我看到，这部著作，从一份问
卷、一部作品、一个作家入手，从一个细节、一个事
件、一个现象开始，深入细致地回到文学历史，回
到文学现场，全面生动地展示了30多年来昭通文
学的发展过程、突出成就、典型个案、文体概貌、重
要作家作品、基本经验规律。如此纲目清楚、详略
得体地为一个地方文学写史立传，在云南，这还是
第一例。一方面，说明昭通文学实绩确实值得书
写；另一方面，也说明本书写作者目光敏锐，敬业

勤奋。在此，我要以一个作家的身份，向他们表达真诚的谢意
和致敬！

多年前我与本书主编冉隆中就有以文会友的交往。我的
拙著《香格里拉——远古的呼唤》出版后，冉隆中即给予非常
专业的中肯批评。为此，我们有过书信交流切磋，彼此引为文
友。这样有古风的君子之交，连一杯清茶也免了，却是古人所
谓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用今天的话说，叫精神取暖。我特别
提倡，置身昭通作家群体中的诸位，同道之间要团结、关爱、
互相欣赏，读彼此的作品，真诚善意地相互批评和自我批评，
并勇于接受那些真正关心昭通文学成长进步的尖锐批评。我
们要更关注当下，脚踏实地，进一步补充生活。优秀的作品来
自扎实的生活。在扎实生活的基础上，磨练自己的文字功夫。
我坚信，中国文学对昭通作家一定充满着更高的期待。

（《昭通文学30年》，冉隆中主编，云南人民出版社2013
年9月出版）

值
得
书
写
的
昭
通
文
学
实
绩

□

刘
建
华


